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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倡议 

 

何包钢
1
 

摘要：陆克文提出的到 2020 年建立 APC 的建议，是澳大利亚不断与亚洲进行接触的一项实质性举

措。作为深化亚洲区域主义的一种新推力，它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国内外评论家的关注。本文回顾

了陆克文这一提议的历史背景，APC 这一宏大版本背后的动机以及 APC 的主要观点。还对支持和反

对 APC的观点、对 APC的不同替代方案以及对 APC文化批评进行了研究。文章还讨论了来自亚洲的

不同反应和 APC背后的大国政治。 

 

陆克文倡议的历史背景 

传统上，澳大利亚主要与英国和美国发展并维持关系。然而这些联系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逐渐

减退。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个更加畅通的环境”，
2
因此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方向

逐渐发生了转变，从传统历史上的欧洲联系转到了加深与亚洲的接触”。
3
 

2008 年 6 月 4 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亚洲协会澳亚中心的一次演讲中，

提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APC）的设想。
4
陆克文的 APC 的建议与其工党前任的意愿存在许多共同

之处。他紧紧追随并扩展了 APEC 的核心理念，他的建议明确重申了早先的倡导者关于在亚洲区域

主义中为澳大利亚寻求一个更加重要角色的理念。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提出了建立一个综合性地区组织的观点。1989 年 1 月，鲍勃·霍克（Bob Hawke）提议

建立一个亚太经济组织。 澳大利亚致力于与亚洲接触的政策反映在关于移民问题的菲茨杰拉德报

告（1988 年），澳大利亚与东北亚关系的加农特报告（1989 年）以及外交部长关于澳大利亚地区安

全的声明（1989 年）中。1989 年，澳大利亚倡议、推动、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自 1991年，在推动 APEC迈向一个创造性模式以允许 3个中华实体（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

国香港）加入方面，澳大利亚发挥了关键作用。APEC 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地区主义宏图的一种象征。

这是澳大利亚的创议，它基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以及经济和技术合作。在陆克文的讲

话中，他提到了自 APEC第一次堪培拉会议以来，已经过去将近 20年。自那以后，APEC与其他区域

性组织如东盟地区论坛、东盟+3和东亚峰会共同发展。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陆克文提出了 APC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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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见证了澳大利亚对亚洲地区所做出的巨大努力。90年代，在发展、促进和建立

一个亚太共同体问题上，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一直致力于亚太共同

体的设想。
5
按照格雷格·谢里丹（Greg Sheridan）的解释，基廷对“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亚洲化”

做了前无古人的全面贡献。
6
 1995年，加雷思·埃文斯（Gareth Evans）呼吁澳大利亚人开始考虑

他们生活在“处于一个东亚半球的国家”。1998 年，前驻华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和澳大利亚政府智库罗维研究所现任主任迈克尔·韦斯利（Michael Wesley）提出建

立一个北亚、东南亚和澳大拉西亚的亚洲共同体。他们设想到 2020 年在东亚国家建立起一个政治

共团体，澳大利亚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两人还建议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能源和环境共同体。
7
  

菲茨杰拉德提出了在北亚、东南亚和澳大拉西亚间建立一个亚洲共同体。他认为，区域主义应

该基于成员国间的“主权和平等伙伴关系”。一个地区的共同体的想法不仅应是政治和文化多元化

以及非歧视性的，而且也因该是人道的。此外，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安排，以“支持处于社

会发展中的成员国基于亚洲的集体主义传统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给予个人以中心地位。”
8
  

 

动 机 

在公开演讲中，陆克文提到几个激励因素。第一，澳大利亚需要与亚洲全面接触。这是“一个

对地理接近所要求的历史认识问题”和“有权与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地区开展接触的问题”。第二，

陆克文声称，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和有效的地区制度以巩固一个开放、和平、稳定、繁荣和可持续

发展的地区。他认为，在单个国家无法独自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时，地区制度是重要的。需要 APC

来应对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加强安全共同体意识，发展应对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

加强涵盖整个地区的非歧视性和开放的贸易制度，以及提供长期的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第三，

对于陆克文来说，现有的地区机制都不具备应对上述挑战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陆克文认为“我们

应该现在就 2020年我们希望发展到何种程度展开地区辩论”。
9
理查德·伍尔科特（Richard Woolcott 

（陆克文的特使））强调：“澳大利亚 APC 倡议的目的是发动一场对话进程—— 一项地区对话——

开始集体设计一个总体目标和有效的地区结构，酝酿一种更强烈的感觉，需要一种地区性的意愿去

共同工作和计划，并尽可能的协调。”
10
  

陆克文关于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的倡议是以地区制度的形式来适应中国在该地区崛起。对于陆

克文来讲，与中国进行接触的关键之一是“鼓励中国积极维持、发展和完全参与全球和地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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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规范。”
11
 APC的建议旨在建立一个地区多边合作框架，安全、经济和政治问题都可以在同一

机制背景下加以讨论。
12
  

陆克文的多边机制方式与东盟方式相呼应，它能够“排斥使用武力”，并促使中国按照规则行

事，以保证和平、繁荣和多元化。
13
 亚胡达（Yahuda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著名教授）指出，地区性

多边机制为中国及其邻国的提供了一种方式，即在国家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增进相互了解和促进合作来减轻安全方面的关切。
14
这种做法似乎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约翰斯顿

（Johnston）发现，中国决策者和分析家通过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和其他有关的安全对话，

已经有助于中国的精英，在国际安全方面采取更加多方合作的态度。
15
  

塞耶（Thayer 澳国防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强调了陆克文 APC 倡议背后的三个动机：（1）在与

亚洲关系问题上遵循工党前任的脚步；（2）明确澳大利亚发展一种中等国家的外交政策；（3）促使

中国和美国结盟。第三个动机最为重要，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陆

克文试图用 APC这个宏观的制度框架来满足中国崛起的需要，同时以此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他看来，

陆克文的意图被曲解了。他认为，陆克文不打算在牺牲现有亚洲模式的情况下让 APC仿效欧盟模式。

相反，陆克文是想将 APC建立与欧盟同样的精神基础上，以东盟作为其核心。
16
  

然而，人们可以对此持一种嘲笑的看法。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关于澳大利亚未来的关键

的选择可能不再由澳大利亚做出”。
17
其他人强调，近几年在南朝、印度、日本提倡和呼吁东亚共同

体的情况下，APEC已被边缘化，澳大利亚被视为亚洲的局外人，因此陆克文的倡议仅仅是为了“确

保留有一席之地”。
18
用陆克文的话说，“我们认为，我们需要预见到我们地区的历史变迁，并寻求

对它们加以塑造，而不是简单地做出反应。”
19
   

 

APC的主要观点 

APC 是关于区域结构的宏大和长远的图景。它包含一个横跨整个亚太地区的区域性机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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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印尼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按照陆克文的说法，这一区域机制能够“就

经济、政治问题以及与安全有关的未来挑战进行全方位的对话、合作与行动”。
20
尤其是 APC 还包

括安全共同体的概念，正如陆克文所说，“澳大利亚欢迎六方会谈发展成一个更广泛的地区组织，

以讨论东北亚乃至整个地区的信心和安全建立措施问题”。
 21
 

在衡量潜在成员国利益的中期及最后报告发布后，陆克文表示，关于如何使各国结合到一起，

他没有明确意见。在中期报告中，陆克文任命的特使迪克伍尔科特前往了 16 个国家，咨询了 162

人。到了最后报告时，他已经访问了 21 个国家，咨询了 300 人。参照这些报告的关注程度，陆克

文于 2009年 12月在悉尼举办了跟踪会议。政府官员、学者，以及来自亚太地区的舆论宣传工作者

都被邀请参加。 

陆克文的 APC理念是由美国发明和推广、并被澳大利亚所采纳的一种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主

义观念。最初，环太平洋地区（Pacific Rim）的想法是地缘政治性的，20世纪 60年，这一想法被

用于安全背景下。受美国资本主义驱动，它形成于 197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被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所采纳。
22
这一观念物化为 APEC的形式。现代技术、通讯和运输系统以及地缘政治和

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作用，使一个基于海洋的区域主义概念成为可能并被接受。 

然而，大多数亚洲人仍坚持以陆地为中心的地区主义概念。19世纪初，日本、印度和中国发展

出泛亚细亚主义或东亚共同体的不同版本。
23
 20世纪 80和 90年代，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东

亚经济核心（EAEC）提供了一种不包括美国的地区主义的亚洲版本。
24
日本前首相鸠山于 2009年提

出的东亚共同体的建议也是基于陆地的，地理上仅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成员国。上述各种

版本都将亚洲看成是一个大陆，其地理临近、在文化上具有特殊性。这个以陆地为基础的区域合作

主义比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主义更为狭小。 

  

对于 APC的赞成与反对 

有一些人支持陆克文的建议，他们认为当前的区域性机构过于被动、软弱和分散。人们对亚洲

地区现有的合作机制的满意度总体上较低。目前还没有一个地区组织能够覆盖陆克文所呼吁的“就

经济、政治问题以及与安全有关的未来挑战进行全方位的对话、合作与行动”。陆克文至少指出了

现有地区组织在有效处理安全问题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25
澳大利亚国防学院的凯雷·塞耶教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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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APC 是“为了克服现有地区机构的分散化。”对于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问题而言，这是一

个整体而不是渐进的方法。
26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贾庆国教授认为，如果 APC 采取像欧盟模式那样

的地区范围的合作机制形式，那么该区域“就不会有那么多首脑会议，而合作的效率会更高。”
 27
APC

将对如美国、俄罗斯联邦这样的大国，以及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更具包容性。
28
 APC 的

包容性在代表性、合法性和权威性等方面具有许多优点。它的包容性“降低了分裂的危险”。
29
 

人们很容易提出一些批评意见。贾庆国概述了难以推销 APC的主要问题。陆克文还不清楚他的

“亚太地区的思维图是什么样子”，以及 “APC和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地区安排之间的关系如何。”
30
塞

耶注意到，要么 APC包含全部 10个东盟国家，要么由其主席和秘书长所代表。
31
军事联盟将是一个

大问题。当一些成员国是盟国而另一些不是盟国时，建立一个处理安全事务的可行的 APC将是困难

的。
32
如果它将成为一个多边安全共同体，那么美国的军事联盟可能面临解体。

33
还有一个领导权来

自何方的问题，是东盟还是其他大国？如果以大国为首，有可能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相反，ARF

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可能不会认可东盟的领导。还有一个 APC如何能够制定一种有效的决策机制接受

小国的问题。例如，全体一致的表决原则将会适应小国，但这可能会阻碍决策过程。
34
 

 

升级现有模式 

变更或扩展东亚峰会（EAS）以替代 APC 

塞耶就亚洲每一地区机制的优缺点进行了衡量并得出结论认为，相比建立一个如 APC这样的新

机构来说，扩大东亚峰会（EAS）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然而，在塞耶看来，东亚峰会必须包括美国

和俄罗斯联邦。这两个大国的合作对于亚太地区跨国安全问题的解决必不可少。
35
赫塞尔廷

（Heseltine 原澳大利亚驻南韩大使（2001-2005）和原 APEC 执行长（2007））也认为，最实际、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重构 EAS。虽然扩大东亚峰会以包括美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的

利益而言，然而那些关注更狭义利益的东亚国家有可能对此加以阻止。赫塞尔廷还指出，东亚峰会

的扩大可能过于繁琐；可能会沿袭现有组织同样的问题。哈迪·苏萨斯特洛（印尼战略和国际研究

中心主任）认为，一个新的地区架构可以建立在两个独立的支柱上：关注政治和安全事务的 EAS和

关注经济事务的 APEC。
3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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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或扩展东盟地区论坛（ARF）以替代 APC 

其他建议包括变更或扩大东盟地区论坛（ARF）作为对 APC的替代。ARF包括所有主要国家，已

涉及建立信任措施，可以将其升格为首脑级会议，此外，ARF还是唯一的覆盖全地区的安全机制。
37
 

然而，伍尔科特指出，ARF并非政府首脑级别的会谈，而且包含 27个国家太大了。对于处理整

个东亚的安全事务来说，ARF 太大、并以东盟为中心。他还注意到，朝鲜核问题必须在六方会谈的

新安排中处理。
38
 在安全方面，ARF 在诸如领土冲突和竞争的海军计划方面的预防性外交上并不有

效。ARF 坚持东盟方式，在国内冲突上没有协调的办法，例如对付泰国南部和菲律宾南部的国内冲

突上没有成效。也没有一种方法来处理失败的国家，如缅甸。
39
 

 

变更或扩展东盟+3（APT）以替代 APC 

支持以 APT 代替 APC 的观念认为，APT 为促进更大程度的东亚认同与合作提供了以亚洲为主的

媒介。为了避免过于排他，它通过与 EAS 合作扩大了其成员。
40
然而，其他人指出，其进程与 EAS

成员国的重叠意味着尚未界定其明确的角色。
41
 

 

变更或扩展 APEC以替代 APC 

最后，还有人青睐以 APEC 替代 APC。这是因为 APEC 是唯一的包括美国在内的政府首脑一级的

地区组织。
42
它可能成为新共同体的基础。伍尔科特的中期报告显示，一些人支持将 APEC和 EAS联

系起来。目前，APEC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但可以自己或与 EAS一道升级成为建立 APC的基础。按

照哈迪·苏萨斯特洛两个支柱的思想（与 EAS形成其他支柱），以强大的东盟+3 为核心，APEC可以

获得振兴。但是，这还需要包括印度。
43
 

然而，APEC至今未能符合澳大利亚的期望成为国际自由贸易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部分原因是

由于来自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参与）的影响，APEC 不能正式包括安全问题，但目前在促进地区

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44
伍尔科特指出，当 APEC的任务主要是经济方面时，它不

包括印度等大国。
45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2/06/thinking-about-the-asia-pacific-community/, accessed on 15 

October 2010. 
37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p.10-14;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 6. 
38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p. 10-14;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p. 6-7. 
39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 14. 

40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 7. 

41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 11. 

42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7. 

43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p. 10-12. 

44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p.6-7. 

45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 10.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2/06/thinking-about-the-asia-pacific-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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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批评 

上述不同建议只关注区域机制和制度构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认同、文化基础和区域主义

的规范性基础等问题。 在讨论 APC 中，经常充满了但被忽视的关于文化、规范和认同的问题。需

要从认知性和规范性的区域主义思想加以审视陆克文的建议。 

什么是亚洲地区？区域主义应该是以大陆为基础还是以海洋为基础？这些是关于亚洲区域主

义的根本问题。“亚太”和“东亚”是两个核心问题，围绕它们构造了不同的地区特性。概念化为

“太平洋主义”和 “亚细亚主义”后，它们提供了关于地区秩序及其范围和界限的不同观点。
46
 

澳大利亚在地理上位于亚太地区。它必须与亚洲和美国建立区域集团。这是澳大利亚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陆克文政府主张一个包含美国和大洋洲在内的亚太共同体。用太平洋地区来进行定义

具有双重效果：在美国继续参与的同时能够利用亚洲经济体。它目的在于形成一个大的共同体，排

除在亚洲和美国之间进行选择的棘手问题，因为他们都是亚太共同体的一部分。 

但是 APC存在根本性缺陷。第一，它违反了作为地区首要原则的自然法则，因为它太大、太松

散。欧盟不是基于任何海洋观念。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欧洲-大西洋共同体”（Europe-Atlantic 

Community）的概念。欧盟是以地域为界。认为地区可基于海洋的想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幻觉。人

们完全可以通过船只跨越太平洋，但人们无法在海洋中生活，也无法在海洋中心建立共同体。有形

的土地和大陆是任何地区的物质基础。任何违反该法则的建议注定要失败。佩斯和任一东南亚国家

首都在地理距离上的接近使澳大利亚能够在地理上成为亚洲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我们很难说美国

在地理上也属于亚洲。 

第二，APC 试图通过指向一个更宽泛的太平洋主义的概念以包括美国，但它并未解决关于美国

作用的这一棘手问题。在亚洲区域主义建设进程中，美国确实发挥过而且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然而，

对于亚洲区域主义来讲，最本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被排除在外。既然美国不是欧盟的一部分，美

国接受自身不属于亚洲地区这一同样的现实也是完全可以的。
47
承认和满足亚洲区域主义的合法权

益并正视自己在将来不太突出的作用，对于美国来说十分重要。西蒙·泰（Simon Tay 新加坡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曾在 2005 年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说，美国必须接受并理解其被排除在第一

届东亚峰会之外的事实。它也既不应忽视、也不应试图“否决”东亚峰会和东亚区域主义的潜在意

识。
48
这对于亚洲区域主义的未来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处于亚洲集团之外实际上在许多

方面有利于美国。由于东盟取代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是成员），秩序得以维

                                                        
46
 Michael Wesley, ‘Asia, America and Australia: the Art of Keeping (each other at) a Safe Distance’, 

American Review, No.1, 2009, p. 53-62. 
47
 Gary Hawke,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objectives, not institutions”, June 15th,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 
48
 Ralph Cossa, Simon Tay, and Lee Chung-min, “The emerging Eat Asian Community: Should Washington be 

Concerned?”, Issues and Insights, Vol. 5-0, Pacific Forum CSIS, Hawaii, 2005.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06/15/the-asia-pacific-community-objectives-not-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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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成员国间的冲突得以避免。这在能源和资源供应方面大大保全了美帝国，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潜

在的不稳定性。 

最后，虽然 APC将帮助澳大利亚从亚洲和美国获得好处，但它不会帮助解决澳大利亚在亚洲共

同体中的身份认同这一持久性问题。虽然澳大利亚说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都属于亚太共同

体，但是澳洲不少民众并不认为澳大利亚属于亚洲。斯蒂芬·菲兹杰拉德认为，亚太概念是一个“克

莱顿（Clayton澳洲国内某一地区）的亚洲”。他指出了与这一术语相关的问题：我们“进行必要的

文化和知识调整方面做得太少”。
49
 他尖锐地指出：“APEC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逃入到世界并没有改

变、不需要改变的观点中„„我们有亚太而不是亚洲。对于亚太地区，你可能不需要任何改变。”
 50
 

上述言论是在很久以前做出的，但仍然指出了陆克文思想中的主要缺陷：即它过于宽泛和模糊。APC

一定会重复赫塞尔廷曾准确地观察到的在亚洲已有地区机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缺乏地域上的连贯

性和不可避免地侵蚀了共同体意识。
51
此外，APC的想法偏离了目前最需要关注的区域合作中的政府

调节功能问题。
52
太多的关于亚太共同体的讨论只会拖慢亚洲地区主义的实质性进程。 

通过 APC的机制建设，陆克文要求亚洲领导人和人民想象自己是亚太地区中的一员。然而，大

多数亚洲人不认可这样一种想象的共同体。陆克文的提议在国内也遇到了困境。澳大利亚人不充分

认同其在亚洲地区的身份。推动澳大利亚的亚洲化在国内是一种政治自杀，也将不可避免的与美国

在该地区中的利益产生冲突。 

谢礼丹(澳洲官方报纸《澳大利亚报》的首席记者) 在 1995年曾将澳大利亚的亚洲化视为一场

“革命”，但是我们可以怀疑这场革命是否发生过。如果发生过，它也是未完成的、基本的秩序保

持不变。还不清楚陆克文是否希望加速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变”进程。
53
 但是他设想“对

于下一代澳大利亚人，亚洲必须不再被视为国外，而是熟客”。
54
 用“熟客（familiar）”而不是“家

人（family）”显示出陆克文政治设想的限度。或许，其以前的同事菲茨杰拉德 （原驻华大使）提

出的东亚国家政治组织的倡议，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他要求对澳大利亚进行完全的重

新认识。他宣称澳洲应该成为“唐代中国的西安”。
55
 如果这样一种想象能够被接受和完成，澳大

利亚确实应该领导、加强和推动一个真正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 

 

来自亚洲的各种反应 

    陆克文的建议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 2009 年，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了基于欧盟模式的东亚

共同体与 APC竞争。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这场竞争提醒我们在 20世纪 90年代在马来西亚和澳大

                                                        
49
 FitzGerald, Is Australian an Asian Country? p. 9. 

50
 FitzGerald, Is Australian an Asian Country? pp. 13-14. 

51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6. 

52
 Kanishka Jayasuriya, “Regulatory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Drivers, Instruments and Actor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3, No. 3, 2009, p. 335-347. 
53
 Greg Sheridan, “Australia’s Asian Odyssey”, in Living with Dragons: Australia Confronts its Asian 

Destiny”, ed., by Greg Sheridan, NSW: Allen & Unwin publishers, 1995, p. 3-18. 
54
Rudd, “Creating an Asia-literate Australia”.  

55
 FitzGerald, Is Australian an Asian Country? pp.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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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之间曾经发生过的竞争，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提出了关于亚洲地区主义的不同建议。 

亚洲对陆克文的建议反应不一。陆克文的特使理查德·伍尔科特在其关于 APC 的中期报告中记

录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存在广泛的一致意见：大多数认为 APC将为领导人提供一个有效的论坛以

讨论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然而，他发现，目前还没有找到关于设立更多机制的要求。
56
据科林·赫

塞尔廷说，对于提议的反映一直是“不出所料的礼节性的和态度暧昧的。”考虑到关于 APC 的未来

对话，赫塞尔廷预计，亚洲国家将会同意其主要原则，但仅此而已；由此，陆克文也会让我们相信

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成功。
57
 赫塞尔廷还说，最初，陆克文因未将新加坡纳入东盟的核心成员国名

单而使后者感到不快。新加坡对此表示强烈批评以发泄他们的不满。
58
一年来，对陆克文建议的热

情已经几乎不复存在。然而，支持对现有机构加以更新或扩大的观点却是显而易见的。
59
 

印尼负责国防和外交事务的内务委员会主席西奥·桑布阿加（Theo Sambuaga）认为 APC 将是

无效的。外交部亚太和非洲事务总干事 Primo Alui Joelianto说，APC将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外交

部发言人秦刚称欢迎所有促进区域合作的建议，但没有作出具体的回应。
60
  回到 2008 年 6 月 20

日，印度对外事务部长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在记者的提问下说他对 APC 的提议知之甚少。

过了几天，他表示“对此怀有兴趣”，但对 APC仍未做出表态。
61
 

澳大利亚的一些评论家对陆克文的建议已经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赫塞尔廷表达了自己的沮

丧之情，他说 APC 的细节“非常模糊”，断言它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根据新加坡的回应，陆克

文在 2008年就匆匆宣布可谓是迈错了第一步。
62
同样，休·怀特（澳洲国立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原霍克总理的安全事务顾问）认为，APC 偏离了该地区最紧迫的问题。他认为比起推动亚洲

新秩序，建立论坛要容易得多。他补充说：“这要求我们与华盛顿进行一场关于其在亚洲首要地位

的严肃对话，而没人愿意为此去承担风险。”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 澳洲国立大学经

济学教授）评论指出，APC的“理念需要涉及到 APEC和东亚结构，如果它被接受并发挥其根本的政

治、安全目的的话。”
63
  

 

国家间权力关系 

观念塑造区域主义的发展，但它们受到地缘政治、历史和经济的制约。区域主义也需要现实主

义的解释，考虑国际关系的结构、地区等级和亚洲的大国关系。正如怀特所指出的，在陆克文的 APC

                                                        
56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8; Richard Woolcott,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an idea whose time is coming’, October 18th,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  
57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4. 

58
 See Tommy Koh, “Australia Must Respect ASEAN’s Role”, Straits Times, June 24

th
, 2009, page, A18. 

59
 Thayer, ‘Kevin Rudd’s Asia-Pacific Community Initiative’, p.11.  

60
 “China expresses support for Australian PM's proposal of Asia-Pacific Community”, The Associated Press, 

June 5
th
, 2008. 

61
 The Time of India, June 24

th
, 2008. 

62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4 

63
 Peter Drysdale, “Japan in the spotlight in the lead-up to APEC”, October 11th, 2009, 

http://www.eastasiaforum.org.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0/18/an-asia-pacific-community-an-idea-whose-time-is-coming/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0/18/an-asia-pacific-community-an-idea-whose-time-is-coming/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10/11/japan-in-the-spotlight-in-the-lead-up-to-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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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之前，大国之间需要实现一套新的关系。
64
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赫塞尔廷说，中国

“将警惕任何新的结构，它担心新的设计限制它在该地区扩展自己的影响，相反现行的安排限制了

其他大国如美国和印度的作用，将中国置于有利地位。”  赫塞尔廷注意到，鸠山由纪夫政府在被

选上台前几天，鸠山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矛盾的基调。在承认日美关系仍然是国际政策基石的同

时，用赫塞尔廷的话说，鸠山宣布“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时代即将结束”。赫塞尔廷还说，鸠山的文

章作出了“关于‘东亚身份’的马哈蒂尔式的解释”。据赫塞尔廷说，这可能使得日本先前持有的

关于“亚太”身份变得无关紧要，表明日本将不太可能主张和支持澳大利亚参与地区结构。但是，

当 2010 年 9 月中日在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海域上发生争执时，日本会日益感到美国的重要性，日本

也会倾向于亚太共同体的概念，因为它包括了美国。韩国和印度等其他国家没有明确的理由反对

APC，也没有什么大的理由来支持它。
65
  

美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只是它可使亚洲地区主义变得可行。美国的权力渗透到东亚长达几个世

纪，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东亚的分裂都起到了作用。亚洲必须在不削弱美国主导权的条件下完成区

域主义。亚洲区域主义必须“补充”美国的立场，而不是反对它。
66
 拉尔夫·科萨（Ralph A. Cossa 

美国夏威夷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说：“任何旨在破坏美国的双边交往，特别是那些试图

弱化或取代美国的主要双边安全联盟的努力，一定会被华盛顿今天和将来的政府予以拒绝。”
67
 事

实上，最初原霍克总理提出 APEC 的构图中并不包括美国，此遭到华盛顿的反对，后来澳洲修改方

案，包括了美国，并说服了和争取了克林顿总统的大力支持。美国已经给予 APEC 坚定的支持，后

来又拒绝了马哈蒂尔的排美 EAEG建议。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曾警告说，EAEG“将破坏 APEC寻求

建立的太平洋联系”。随后警告日本，不要与该组织合作。
68
 美国对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的建议一

直未明确表态。直到 2010年 9月希拉里·克林顿表态说，“陆克文的亚太共同体的构想影响了我，

我认为他完全是对的。”
69
 

此外，一些亚洲国家确实希望美国加入。1990年代，东南亚国家担心日本主导的地区主义。今

天，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希望美国来领导亚太区域主义以制衡中国。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及其

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将不仅减少美国也包括日本的影响力。2005年，澳大利亚参与东亚共同体受到

美国的支持以制衡中国的影响。但是，EAC没有使中国取代美国的首要地位。如果中国领导了 EAC，

“退出”将会是第一选择。
70
  

                                                        
64
 White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concept’.  

65
 Heseltin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p. 5-6. 

66
 Ken Bout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th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regionalism at Deakin University, 26-27 Nov 2009.  
67
 Cossa, Tay, and Lee, “The emerging Eat Asian Community”. 

68
 Japan Times, 12 November 1991; Mainichi Shinbun, 13 November 199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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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角色和态度对于 APC的成败将会至关重要。2005年，中国对于 EAC彻底失望，因为它太

“泛亚”了。中国还有公开反对过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它与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打交道时运用了接

触战略。
71
东盟的未来与其推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的作用息息相关。

72
对 APC的真正考

验在于如何与中国接触和结合。 

在现代历史上亚洲第一次出现了三个在经济发展上的强国：印度、中国和日本。到2030年，世

界上四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的三个将坐落于此，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将并肩存在。根据亚洲开发银行

2008年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产出将占亚洲的44%，印度和日本将分别占17%和15%。
73
 1990

年代，日本和中国在发展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竞争加速了亚洲的区域主义进程，但减慢了其他

领域的发展。亚洲的区域主义迄今为止仍是由中等国家推动的。东盟创造性的利用中国和日本之间

的紧张关系发展了东盟+3模式，随后邀请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平衡中国的影响。 

不断发展的地区意识与地区大国间持续的竞争为多边地区政治组织的构建提供了平台。这一组

织将以小国和中等国家为中心，并吸引大国加入到自愿限制的框架中。阿查亚（原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为华盛顿美国大学教授）提出，较弱的行为主体能够通过地区主义获

得发言权，而这与大国单边关系中是无法获得的。当大国撤出地区时，地区规则和机制获得了一种

新的重要意义。美国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撤离东南亚导致一些东南亚国家转向东盟地区主义，因

为他们害怕美国的军事同盟会激怒越南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
74
  

陆克文政府致力于采取“积极的中等强国外交”。一个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为地区合作

提出了新的观点，这比美国、日本或者中国强得多。小国对于大国的建议会持有更多疑虑。然而，

澳大利亚是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三明治”。迄今为止，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存在并且经

受住了考验，并且将继续在地区安全方面依赖美国。澳大利亚选举研究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将中

国和印尼视为威胁的来源。
75
澳大利亚不愿在亚洲认同与美国盟国之间做出选择，澳大利亚紧张地，

小心地“不愿过于远离美国鹰展开的双翅”。
76
这具有负面的影响：过于依靠美国„„澳大利亚将会

丧失东亚磋商的资格。”
77
 澳洲不愿意完全认同东亚剥夺了它争取东盟成员国地位的可信性。这对

澳大利亚与地区的关系“十分有害”。澳大利亚当然是希望能够“两全其美”。在与亚洲或美国更紧

密关系问题上，一些澳大利亚人和决策者的矛盾心态只会加强已经存在的文化障碍。2008年亚洲晴

雨表调查发现，中国、日本和印度对澳大利亚的影响“不好也不坏”。美国被视为具有“坏影响”（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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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澳大利亚具有坏影响，29.4%的人认为有好影响。） 

结论 

陆克文的 APC倡议试图构建和培育一种新地区认同。但这一努力失败了。2010 年 6月，在与新

加坡外长杨荣文会谈时陆克文说，他现在“非常高兴让东盟去讨论地区结构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他承认东亚对自己的 APC建议并不感兴趣。
78
  

但是，陆克文任吉拉德政府的外交部长（2010年 9月）之后，成功地说服了希拉里·克林顿对

APC 的支持。此外，中日和中韩关系中的小矛盾促使日韩向美国靠拢，偏离以亚洲大地为基础的东

亚共同体的理念。这也为陆克文的 APC的重新复活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在

未来的几年中，美澳日韩的合作，是否有可能在东亚峰会的框架之下，召开一次 APC的会议。这对

陆克文来说，将是一种成功的标志。 

 

（本文原文为英文，由中国社科院亚太所任娜博士翻译成中文，何包钢教授作了校对和修改） 

 
Kevin Rudd’s Proposal for an Asia Pacific Community 

 

Professor Baogang He 

 

Abstract：Kevin Rudd, the former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called for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APC) in his speech to the Asia Society AustralAsia Centre on 4 June 2008.
79

 

His proposal for APC by the year 2020 is a substantive initiative in Australia’s ongoing 

engagement with Asia. As a new push to deepen the process of Asian regionalism it has 

attracted a degree of scrutiny from commentators from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Rudd’s initiative, motivations behind this grand version of APC, 

and the key ideas of APC. It examines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APC, the different 

alternatives to APC, and a cultural criticism of his regional architecture. It also discusses the 

mixed reactions from Asia and power politics behind 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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